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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原为“昏礼”，属于汉族传统文化精粹之
一。古人认为黄昏是吉时，所以会在黄昏行娶妻之
礼。周代开始，婚嫁有了“六礼合成”之说，即婚嫁由
六个部分组成：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每一个部分虽繁文缛节，却也枝枝情怀，溢出的虽是
对周以前商末乱象的一种拨乱反正，但更多的皆系尊
重婚姻。

望江的婚嫁，与全国各地差不多，听从“父母之
命，媒妁之言”，婚嫁程序较多，有提亲、看亲、下定、报
日、辞家、迎亲、闹新房、回门等。提亲，一般是男方对
女方有所了解，托媒人向女方家长提亲，女方同意后，
方可下一步。也有老亲做亲，却也要找出媒人，也有
女方主动托人示意向男方求婚的。提亲成功后就要
看亲。由媒人陪同求婚男子到女方家谒见其父母，使
之亲睹男子相貌、风度、谈吐，并巧妙安排男女互打照
面。如女方看中男方，便会留男方吃饭，反之亦然。
看亲后就要下定。经媒人联系，商定吉日，男方备办
糕点、鱼、肉、烟、酒等送到女家，女家受礼后，将女方

“八字”（按干支推算的出生年、月、日、时）写成“庚
帖”，连同回赠男方的香囊、折扇等礼物，交媒人回赠
男家。如此便可互相往来，每年端午、中秋、过年三个
节日，男方都要送礼到女家。下定后一般一年左右就
要准备结婚，结婚前要报日。男方择定吉日，用红帖
写明“遵严慈命”“恭迓莲舆，于归迨吉”。女方回帖写

“谨遵台命”。待嫁姑娘往往前三天就不出门或不下
床，表示恋亲伤别之情，也有借此机会索取当家兄嫂
厚奁的。辞家时，先“辞香火”（拜祖先），再向父母长
辈下跪辞行。接受辞行礼的亲长都要赠送“红包”以
助嫁。接着是“哭嫁”，以母亲为主，望江人认为“越哭
越发”，哭的内容都是对新娘的教诲和祝愿，如孝顺公
婆、敬重丈夫、做贤妻良母以及白头到老等，但哭时不
能拖长腔和打呃，不然便成了哭丧调。

出嫁时，女家必需陪送嫁妆，嫁妆的厚薄，因贫富
不同，与男方送礼的轻重相关。厚者最多的叫全副嫁
妆，包括家具、衣被、金银珠宝、古董玩具，以及棺材
等。备有全副嫁妆的出嫁，必须棺材走在最前面。如
不是全副嫁妆便是媒人拿着八字盒走在前面。曾听
说，有一富户女儿出嫁，男方房亲刁难女方，说办
酒没有柴烧饭炒菜，女方遂拿出老布数十匹，浇上
作为嫁妆的菜油当柴烧火炒菜。此或为赞叹女家有
钱。嫁妆中还包含便桶，又叫百子桶、子孙桶，桶
里要放一些枣子、花生、桂圆、鸡子，意寓“早生
贵子”；还有盆，盆里放男女鞋各一双，男鞋套女
鞋，下面放两条糕，意寓“同偕到老，步步高升”；
还要放些柏枝，意寓“百子千孙”。

迎亲男方头天要请人铺婚床，铺婚床的人一般
为已婚女人，且有儿有女。女家的宴请，望江有的
地方是早宴，有的地方是午宴，晚宴称牛马归栏。
新娘出门时，鞋不能落地，落地便是把娘家的钱财
带走了，因而地上铺席，新娘踩席上轿，有的由兄
长背负上轿。男家及其亲戚六眷站列门前迎接 （但
父母、兄妹要避开，必须要过上半个时辰才能见
面）。轿子入厅，新郎施礼，掀开轿帘，新娘由牵娘
左右搀扶至祖堂轩，先拜天地、祖先，后拜父母，
然后夫妻互拜。再由牵娘搀扶，在交替铺垫的布袋上
步入洞房（取传代之意）。这时，牵娘讲些吉利话，如
进门时说：“新人进新门，全家喜盈盈，脚踏金，手拿
银，随身带着聚宝盆。”这时有人送来热毛巾，给新娘
新郎及全家老少揩脸，叫“洗和气脸”。

新婚有“三天不分大小”之说，到了第三天，算是
已分大小。新娘开始下厨。这天，娘家要来送搽头
油，连同糖果、糕点和做鞋布料、洗衣工具等，由娘家
兄嫂弟妹送给新娘，也叫“送三朝茶”。新婚满月后，
夫妇到娘家探亲，这叫“回门”。回门时要带白糖、糕
点赠送长辈，糖果、饼子，分送亲邻，亲邻多以鸡蛋回
赠。新娘新郎一般午后必须回家，不得在娘家留宿。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异常婚姻，如收房、纳妾、童
养媳、等郎媳、抢亲、冲喜、守寡、招夫养子、守望门寡、
招亲等。民国时期，县内少数知识青年从封建婚俗中
挣脱出来，举行“文明结婚”，不用“牵娘”用“膑相”，不
用“八字”用“证书”，由主婚人、证婚人、介绍人和来
宾先后致祝贺词，然后新娘新郎致答谢词，交换饰
物，在证书上盖章。新中国成立后，男女双方经过
交友、恋爱后，取得双方家庭同意和领导许可，凭
单位介绍信到当地政府登记，领取结婚证书，即举
行结婚仪式。1980年代又开始出现请媒、下定、报日
等形式，经济条件较好的女方家庭，有洗衣机、电冰
箱、沙发和彩色电视机陪嫁，男方送金项链、金戒指、
金耳环给女方，俗称三金。

从根本上说，结婚习俗是人类得以繁衍生息的重
要传统文化之一，我家乡的这些礼仪、风俗、制度、禁
忌等虽繁琐却承载着我们先人对生活的美好向往，充
满着温情和喜悦，浪漫与甜蜜。

令人敬畏的婚育习俗（一）

“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暑气的逐
渐消退，让人心灵沉静。趁周日空闲，我走
出家门去公望街散步。

大街中央，照例车来车往，两边的梧桐
树，却已悄悄换了容颜。叶子不再如夏日般
浓密和碧绿，开始变得稀疏，夹杂黄色，像中
年人在无奈中徒劳挽留的头发。黄公望虽
然已有七百多岁，以他命名的公望街上的梧
桐树却是一群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我没
有见到过黄公望掉头发的画像，却年年见到
秃顶的年轻梧桐们。

脚下出现一片叶子，大而宽，类似手掌，
全身黄色，显眼地躺在深褐色的铺砖上。我
不由停下脚步，先拍一张照片，然后小心捡
起来，细细欣赏。原本嫩白的叶脉变得黑
黄，叶片出现许多大大小小焦黄的斑点。这
张叶片，生命不过三季，远远谈不上历尽岁
月沧桑，但是经历的风雨，足以给它刻下时
光的印痕。

我好像在读一封信，一封秋日里的来

信，叶面上的斑斑点点就是信中的文字。它
在问候我：“今年春天和夏天，过得好吗？”是
啊，又一年过去大半，我还没来得及回头审
视自己大半年走的路。我不由转过身，回望
公望街十字路口，那边有四个地铁出口，人
们进进出出，散向四面八方。我曾经从那里
出发，乘过很多次地铁，却一直记不清从哪
个口子进哪个口子出。这一年也许又是这
么糊里糊涂平平常常地过去了。此刻，我手
持秋信，停下脚步，听到了内心的声音，难得
想起一回自己的过往。

一叶知秋，“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
这封由风为邮差送达的来信，记录了将近一
年来太多的故事，比微信抖音更为真切地传
递了时序和人生的丰富信息。不由想起半
首词：“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
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
阳外。”现代人少见悲秋，范仲淹笔下阔远秾
丽、毫无衰飒情味的秋景，正合在汽车疾驰
声中的城市念想。

叶子的背面同样写着文字。我读那一
页，其实在读秋天的另一面。秋天的正面是
蘸水笔，是故事，背面是小提琴，是梦想。

记得戴望舒有一首《秋天的梦》，写道：
“迢遥的牧女的羊铃，摇落了轻的树叶。秋
天的梦是轻的，那是窈窕的牧女之恋。于是
我的梦静静地来了，但却载着沉重的昔日。
哦，现在，我有一些寒冷，一些寒冷，和一些
忧郁。”读完全诗，可惜了后面两句，让这么
美好的秋之梦变得忧郁了，于是，我想起他
另一首写秋的诗中的两句：“林间的猎角声
是好听的，在死叶上的漫步也是乐事。”总算
写得开心愉快。与他不一样，我从来不称落
叶为死叶，它只是从树枝上落下而已，生命
从未失去，作为书信，因为其中的文字，将保
持更永久绵长的情感。

这封信从春天开始书写，初秋分发，
中秋送达。无论是否签收，公司白领环卫
工人，猴子公鸡大雁蟋蟀，狗尾巴草黄山
松树……世界所有对象，都是他的读者。
信中歌唱值得歌唱的，敬畏应该敬畏的，直
面无法回避的，我读出了成熟和收获，感受
到了衰老死亡，以及绿色生命。

前方不远处，有人与我一样，停下脚步
捡起黄色的梧桐叶，有的放进包里小心夹
好，有的拿在手上取回家中。春天落地的花
瓣少有这样的待遇，只是因为黄叶不仅是落
叶，更是秋天写给我们的一封信。

秋天的信使
黄玉林

最近一年半，我坚持每天看书和阅读电
子报。

小镇上一个朋友问我：“你每天就这样
玩无聊不？不如你也开开直播带带货。”我
答：“以前在直播上浪费了太多时间和精力，
找热度要到处跑，我想明白了我的生命不可
以这样浪费下去。”朋友听了说有道理，其实
我告别直播和微商后感觉自己轻松多了，也

能静下心来学习。
在这段时间内，有几个脑瘫儿也跟我学

写作，我有时也帮他们修改稿子，分享书籍。
有位28岁的脑瘫女孩在我帮助下，终于发表
了一篇关于外公外婆的故事在报纸副刊上，
她非常高兴，连夜给我发来一封感谢信。

我这几年去的最多的地方是书店和图
书馆，那里安静，哗哗的翻书声让人心情愉

悦。我也因此认识了几个书友，有时与书友
小聚一下，分享读书心得，真是惬意。读书
可以通向天宇。读书让我感到踏实。

我每天晚饭后都要去走路，白天在家
练习拉伸运动。锻炼很累，但看自己一点
点有进步也深受鼓励，有几个脑病后遗症
的朋友家里没钱去做正规康复，就找到
我，我花几天时间把自己的锻炼项目整理
出来，分享给他们。

我花三个半月的时间看完路遥的《平凡
的世界》，孙少平奋斗、坚强、不屈不挠的精
神感染着我，孙少平的一生很苦难，但很励
志，他一直在不停地学习中成长。我们个体
的生活其实很普通，只有在学习中提升自
己，生活才会不普通。充实自己，才会让自
己变得更好，充实自己，才不会辜负光阴。

充 实
张晨越

女子有四十多岁，两只大大的金鱼眼，
圆圆的脸，一脸喜相。她面前堆满各种蔬
菜，胖乎乎的身材，显得有些臃肿。

有熟人从她面前经过时，她便招揽起
来：“今天的菜都挺新鲜，不看一下？”熟人便
停下脚步，蹲下来开始择菜，接着围拢起好
几个买菜的人，生意一下子就红火起来。

我同这女子并不很熟，但只要我去菜
市场便会看到她。二十多年前，我刚搬来
附近的小区，当时周边还没有规划好，只
有一个临时菜市场，我买菜时常常看到
她。每天早晨，她坐在一个中年妇人身旁
帮着卖菜，显然那是她的母亲。那时她还
是一个十七八岁的高中生，长得挺清秀身
材也很苗条，脸蛋带点瓜子形，还戴着一
副眼镜，让人感觉特别的是，她手里总是
捧着一本书，低头看着手中的课本。在她
母亲忙时，才放下书，羞答答地帮着母亲
用老式秤杆称菜和算账。买菜的男男女女
都夸女孩很勤奋、肯学习，将来一定会考
上一所好大学。听到人家夸她，女孩更加
害羞，低着头不说话。她的母亲便很开心
地说：“我们家也就她的书读得好，哥姐和
小弟不是那块料。”从女孩朴素的穿着上看

得出她们家的条件不是那么好，或者是女
孩爱学习不爱打扮，这倒让很多买菜的人
对女孩多有赞许。

有一段时间，女孩的母亲独自卖菜，有
老顾客问：“你女儿怎不来帮你了？”女孩母
亲道：“马上高考，正抓紧复习呢！”人家便说
上几句祝福的话，女孩母亲就会在称好的菜
上又加一点以表示感谢。

那年盛夏，又看到女孩陪在母亲身旁卖
菜，一脸忧郁，总低着头，顾客问她考得怎么
样也不回话，这时候她母亲就将话题岔开，
顾客便很识趣地不再问。

冬天时，一直没看到她们母女，直到来
年春天，才看见女孩独自来卖菜，熟悉的顾
客问她妈妈怎么不来了，女孩说：“打工去
了。”女孩话不多，很沉静，一副楚楚动人的
样子，没人时，便会从背后的包里翻出一本
书来看，那书已不再是课本，而是小说。她
的姿态成为一道风景。有不少新老顾客都
来她的摊位买菜，生意显然不错。

有一天，顾客们发现女孩不再戴眼镜
了，也不看书了，有人便疑惑地问她，女孩笑
一笑，答：“就是个卖菜的，戴什么眼镜，看什
么书呢！”

新菜市场建成后，女孩也搬来摆摊。有
一段时间，女孩又消失了，直到一年后，再看
到女孩时，便有了不小的变化，脸蛋圆了，红
扑扑的，身材也丰腴了，头发不像过去那样
披在肩上，而是扎一马尾，说话的嗓门似乎
大了不少。又过了一段时间，女孩的身边多
了一辆婴儿车，一个胖乎乎的孩子坐在车
里，那孩子的眉眼挺像女孩，大人一逗就咧
嘴笑。顾客问是男孩还是女孩？女孩显得
有些得意：“男孩呀！”

不觉中，女孩的孩子也在一天天长大，
女孩已完全没有了当年的清秀和腼腆，常
常与熟悉的老顾客聊聊家常，一位老顾客
让女孩为她代买一些新鲜的土鸡蛋，说是
自己的孩子马上要高考了，得给孩子增加
点营养。两人聊得很投机，顾客说女孩当
年如果要是再复习一年，说不定高考就考
上了。女孩摆手说，当时她父亲生病住
院，哥哥和姐姐外出打工为家里还债，小
弟弟根本指望不上，只有她同母亲既要照
顾父亲，还要挣钱养家，纵然想读书也顾
不上来。说完又叹息地说，那时自己的学
习成绩在班上是前五名，老师都认为她考
过二本不成问题，可是，她只考了个大专
的成绩，一赌气便没有再上学了。顾客安
慰她，女孩笑一笑，仰起头，将菜递给顾
客，说：“现在也挺好，挣不上大钱，养活
自己和孩子还行。”

看得出，女孩对生活还是挺乐观的。时
光已将女孩变成中年女子，年少时的清秀和
理想固然早已荡然无存，但好在生活的磨砺
也让她变得成熟和从容。

淘 洗
杨勤华

􀳁世情􀳁人间小景

那天，她踱上桥头，抚摸着斑驳的石栏，
凝望着远处的谷水镇……

突然有一辆车从景仁村方向驶来，车上
下来一男一女，径直向她走来。

男子问：“你是宋莲花吗？”
她瞥了他一眼，没吭声。
女子说：“我是电视台的记者，特意来采

访宋莲花的。”
她羞怯一笑，低声道：“我有什么好采

访的。”
原来，男子是谷水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的

胡胜，女子名叫冯烨烨，市委宣传部派来的
记者。寒暄过后，三人过了桥，来到樟树下，
宋莲花坐在石桌边，冯烨烨架起了摄像机。

宋莲花脸面黑瘦，梳齐耳短发，着素淡
衬衣。面对镜头，她有些紧张，满脸局促不
安。冯烨烨鼓励她：“莲花姐，别紧张，你就
从这座石拱桥讲起吧。”

许是对石拱桥有着深厚的感情，宋莲花
显得自然了许多。她家距桥不足百米，三间
洁净平房，装修非常简朴。她从家中端来茶
水、花生，坐下后娓娓道来。

眼前这条河发源于褒忠山，流经景仁、
景和两村，以前没有桥，人们到镇上要绕道
数十里。五百多年前，一何姓先贤捐资筹
钱，带领族人修建石拱桥，长三十六米，宽五
米，桥面铺花岗岩，麻石砌护栏，两墩三拱，
方便乡邻出行。桥左植樟树，如今腰粗枝
硬，冠盖如伞，搁石桌石凳，供纳凉歇息。河
水清浅，水草毕现，鱼儿游来荡去。

“怪不得这桥看上去那么古朴厚重哟！”
冯烨烨发出一声惊叹，继而问道：“听说你婆
婆患有尿毒症，每年的医疗费用也不少，你
边打工边给婆婆治病，照顾得无微不至，被
评为全省最美军属，请问有何感想？”

“我听何劲讲过，仁和桥曾是通往娄底、
湘潭的交通要道，几次山洪暴发都平安无
事，日本鬼子侵略时炸了个大窟窿……七十
多年前，我公公身披大红花，穿上了军装，我
婆婆送他过桥，送了一程又一程。我公公历
经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在一次雪地阻
击战中，腿部受伤动不了，是团长把马让给
他，命他火速撤退……公公复员回到景和
村，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带领村民维修
仁和桥，上山凿石，清理淤河，用混凝土填平
窟窿，保障桥面安全顺畅。公公临终前还念
叨着团长的名字哩。”宋莲花起身续水，哽咽
道：“这些年风里雨里，婆婆也不容易，我服
侍她是应该的。”

“几千个日日夜夜的坚守与付出，值得
为你点赞！”

“我是替何劲尽孝呢。”宋莲花鼻子一
酸，两眼湿润，冯烨烨赶紧递上纸巾。

三十多年前，何劲循着父辈的足迹，热
血满怀地成了一名军人。

“那天他站在桥中央，微笑着朝我挥手，
让我别送了……他步子矫健，背影潇洒，我
站在樟树下，想好的话一句也没说出口……
来来来，吃花生，我自己种的！”宋莲花擦擦
眼睛，站起来招呼客人，脑海里却不断浮现
出那些难忘的画面：他们在部队举行了简单
的婚礼，首长讲话热情洋溢，战友们掌声雷
动；儿子阿猛出生在军营，一家三口留下了
唯一的“全家福”合影；有一次执行边防任
务，何劲为掩护战友光荣牺牲了……

“谢谢莲花姐，你真了不起！”冯烨烨起
身收拾好摄像机，说：“我想拍几组你婆婆的
镜头，老人家在哪里？”

宋莲花说：“婆婆在镇医院，身体消瘦得
不行，但精神不错，基本生活能自理。”

冯烨烨说：“那就去医院吧。”
河水蜿蜒曲折，两岸稻香氤氲，汽车驶

出村子，仿佛在画里徜徉。路上，冯烨烨聊
起了阿猛。宋莲花要服侍婆婆，无暇管阿
猛，阿猛寄住舅舅家。阿猛从小懂事，读书
用功，从谷水中学脱颖而出，考上了市一中，
各科成绩名列前茅，有望入读重点大学。高
考前，他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
偷偷地报名参军，直到体检、政审合格后才
告诉宋莲花。她的心情好复杂，笑中带泪，
目送阿猛奔赴边疆。阿猛已服役十二年，表
现优秀，荣立三等奖三次。

三个月后，有几位长沙来的桥梁专家专
程来到谷水镇，对仁和桥展开细致的勘察，
当地政府按原貌进行了修缮加固，使得桥体
更加牢靠。它像彩虹一样横卧两岸，默默地
守护着这方碧水蓝天，“仁和桥”三字尤为刚
劲有力，在阳光下散发出璀璨的光芒。

仁和桥
刘向阳


